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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污一
案，乾隆處理得令人瞠目
結舌，實際有他的苦衷。
如果尋根問底，他這個皇
帝最終有推卸不了的責
任。

李侍堯犯貪污大罪，原
因自然涉及到許多方面。
但誰也否認不了的誘因，
就是那位乾隆大帝，喜歡
排場、享受，樂意讓大臣
進貢。《清史稿》說，因
為李侍堯、國泰所辦貢物
過優，皆致罪戾。乾隆曾
發佈指示，曉諭各督撫，
要潔清自矢，毋專以進獻
為能。可見，乾隆對大臣
貪污與進貢的關係是有所
認識，有所評估的。確
實，乾隆晚年發生的幾樁
高層貪污案，與進貢都有
關係。嘉慶皇帝對乾隆朝
臣工進貢問題，有清醒的
認識：「進奉一節，最為
吏治之害。」

清朝時，各省總督或巡
撫都要在重大節日或年終
進獻方物給皇帝，一般分
為年貢、端陽貢、中秋貢
等不同名目。乾隆初政之

時，律己比較嚴格，進貢問題並不嚴重。從乾
隆十六年（1757年）首次南巡及聖母皇太后六
旬慶典之後，進貢方物之風漸盛。此風一開，
臣僕們為邀寵，對皇帝的秉性、愛好進行了深
入研究，以便投其所好。於是，價值不菲的古
玩、玉器、字畫，以及外國的奇珍異寶，送到
乾隆那裡。

後來，督撫們辦貢方式也大有發展，由所謂
「自行制辦」發展到下屬幫助「購買物件」，名
曰「幫貢」。辦貢的鹽政、關差、織造們，則無
不令鹽商、洋商出資代辦。

臣子們每次進獻的貢品達數十種，其中總有
「如意」。「如意」，又稱「握君」、「執友」、
「談柄」，由古代的笏和搔杖演變而來，多呈S
形。如意的材質多為各色玉石、金、銀、銅、
鐵、犀角、象牙、竹、木、陶瓷等等。進獻給
乾隆的如意，一柄整玉的需花費4千 白銀，如
果再鑲嵌珍珠作為裝飾，恐怕督撫把一年的廉
俸積攢起來也買不起。李侍堯在任上進獻的珍
品數目，已經很難統計清楚。僅乾隆三十六年
十一月初八那一次，還是粵督的李侍堯被乾隆

「駁出」的貢品就有數百件，其中包括玉器、宋
元古瓷、琺瑯等等。所謂「駁出」，其實就是乾
隆沒有看上眼，而退回給李某了。

皇帝熱衷於某種任務，必有下屬百般迎合。
那時推動進貢高潮的不僅有李侍堯，還有和
珅、福康安等人及整個統治集團。當時來中國
的朝鮮使節聞聽人們議論李侍堯一案，「大抵
侍堯貪贓中，五之三入於進貢」。

進貢之風不僅戕害了政風，而且毒害了社會
風氣。辦貢、進貢成了貪污腐敗的新方式。送
給皇帝的禮物從來是「暗箱操作」的，過程不
公開，賬目也混亂。督撫、州縣官員層層扒
皮，到了底層老百姓那裡，恐怕要拿出高於貢
品千倍萬倍的金錢。當然，也不是沒有人看出
此舉之弊，御史錢灃曾建議皇上以後不要接受
貢物；御史鄭徵奏摺云：「近如王亶望、國
泰、陳輝祖之流，巧滋詐偽，曲遂侵漁，物物
指為貢函，時時飽其私囊，求索無厭，賄賂分
行，以致屬庫多虧，無能過問」。可惜，自大復
又自負的乾隆哪裡能真正聽進去？

聽不進去，不等於沒有明確的意見。事實
上，乾隆帝多次發佈上諭，要臣下勿進或少進
貢品。然而，「上諭」歸「上諭」，這位被後人
稱頌的盛世之主從來也沒有停止收受貢品。清
朝檔案說，乾隆五十九年這一年，長蘆鹽政徵
瑞進貢十五次，閩浙總督伍拉納進貢十一次，
福建巡撫浦霖進貢九次。早幾年時，也就是乾
隆五十五年，這位皇帝八十大壽時，排場之
大，令人驚訝！自燕京至圓明園，樓臺全部飾
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設寺院人物，動其機
括，則門窗開闔，人物活動」。進貢更不消細說

了，省級三品以上大員都有進獻，京師內各部
院堂官悉捐米俸，兩淮鹽院以四百萬金協辦這
次慶典。據說慶典共用經費一百一十四萬四千
二百九十七 五錢，均「按其通省養廉數目，
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繳十分之二五。」

人們提到慈禧往往說她奢侈，其實還不是和
老皇帝學的，只是她有點生不逢時，趕上了兵
荒馬亂的年月，倘在盛世，她那點事也就不一
定有人說。世人云，弱國無外交。若將此話演
盪開來，也可以說，弱世無是處，盛世無錯
誤。倘若都處於所謂的盛世，焉知慈禧不如乾
隆？扯得太遠，還是說慈禧的奢侈。老皇帝的
行為，對新皇帝是有潛移默化影響的，從思維
方式到行為方式，都有前代的影子。

進獻之風，在這樣的環境下哪裡會停止呢？
停止不住，必然上行下效，官官如此，層層如
此，結果官員就會以進貢為由大肆貪污。查抄
李侍堯在京家產清單上的「黃金佛三座，珍珠
葡萄一架，珊瑚樹四尺者三株」等物，就是李
侍堯進貢物件，只因乾隆所收貢品中等級有比
這些高的而被「駁出」。

有人或許說，乾隆奢靡，喜歡排場，大臣對
進獻之風不聞不問、情緒懈怠不就行了嘛。其
實這不僅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了，而且是一些喜
講空話者常說的話。在專制社會，一個人能不
能當官，可以當多大的官，皇帝一人說了算，
想求得皇帝寵眄的臣子，哪裡可以收住進貢的
腳步？乾隆大搞文字獄是為了皇權，現在大興
進獻之風，同樣也是出於皇權。治理國家的措
施不論好還是壞，哪個臣子敢不執行？《詩經》
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在這種體制之下，皇權安排任何任
務，臣民都必須想方設法完成。結果自然就
是，乾隆個人的奢靡，導致進獻之風大盛，進
貢又以各種形式刺激官吏貪污婪索，本來已經
十分脆弱的統治階層的道德防線，時時處於崩
潰的邊緣。到了清朝晚期，社會百病叢生，

「無官不貪」已不是猜測，大清最後在歷史視野
中消隱了。

皇帝的某種失當措施，不見得會直接引起社
會覆滅，甚至不會直接引發潰爛，但會成為一
種「藥引」，引出一個個弊病。過去商紂王做了
一雙象牙筷子而箕子見了恐怖得發抖，原因就
在於使用象牙筷子必然帶來無休止的奢靡。皇
帝為一時痛快，可以輕易宣佈某事為任務，殊
不知下屬為完成這項任務，可能弄虛作假，可
能行賄索賄，可能強烈搜刮底層。這些，僅靠
一紙禁令是無法避免的。從來臣子為完成皇帝
佈置的任務不遺餘力乃至喪盡天良，對同樣來
自皇帝的附屬命令則有所變更，有所忽視。為
何如此，可能還是任務於陞遷關係重大吧。

（識貪．十四）

有一則廣告說：「人生就像一場旅程，
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風景和
看風景的心情。」那麼，在這場旅途中，
你會選擇怎麼做呢？是呆在一個地方靜靜
地看花開花落？還是背起行囊，一路放歌
走天涯？我想，會有許多人選擇後者的，
只不過受到時間、精力或是財力的限制，
無法成行罷了。如果能實現這個願望的
人，一定是一個讓人羨慕而又嫉妒的「過
客」。王迪詩，便是這其中的一員。

王迪詩是一名國際性律師行的律師，她
過 優雅的小資生活。但她說：「我所在
的城市冷冰冰，很多人都在拚命的找一些
慰藉來溫暖自己。從朋友、過客、甚至是
擦肩而過的陌生人身上，我們想竭力發現
這個城市的熱情與曖昧，包容與體貼。然而再美好的也只是一瞬間，熱情猶
如泡沫，消逝的如此之快，來不及回味。於是這個城市告訴我，不要奢望生
活會給你什麼，也不要奢望從他人身上獲得什麼，把最平淡的心願當成最奢
侈的願望，放低自己從容的生活，一個人，沒什麼做不到。」於是她背起行
囊，行走天涯。

在她的《一個人私奔》這本書中，她用五十篇旅行故事把我們帶向世界各
地，意大利的教堂，印度的森林，倫敦的書店，摩洛哥的穹頂，希臘的海，
日本的溫泉，美國的博物館⋯⋯那些或美麗，或散漫的城市，風情萬種，讓
王迪詩流連忘返，而我們也沉醉在她的字裡行間，無法自拔。

在意大利的街頭，她用七天時間談了一場浪漫的異國戀愛。在陽光下，男孩
的笑容和她美麗的身影是一副讓人神往的畫面。當旅行結束，她無不遺憾地
說：「我們就像兩顆不同軌跡的行星，嚓的一聲碰上了，發光——燃燒——
然後各奔前程。」是啊，最後的分手是注定的，因為生活的全部不只是愛
情。而她還要一個人去和這個世界赴一場約會。

在印度的森林裡，她遇見了體形龐大的野牛。從而得知野牛為了保護自己
的孩子，可以不惜生命去與老虎抗爭。望 那些野牛，想起這一段時間有的
夫妻吵架就把嬰兒從樓上摔下去的慘事，她不禁感嘆：「人還不如畜生。」

王迪詩是一個自由的人，也是一個隨性的人，她會把自己的喜憎明明白白
地表達出來。在她眼裡，法國巴黎不再浪漫，她用犀利的筆調數落巴黎的糟
糕治安和骯髒的環境；也會用美麗的詞語讚美北京的風景和人文情懷，在她
的文字裡，北京不再是漫天黃沙猙獰，成了一個帶 美麗面紗的婀娜女子，
讓人神往。她還會調侃法國人的性開放，也會為夏威夷那個為愛凋零的莉莉
心疼。

在王迪詩的文字裡，私奔不再是背叛的出逃，而是一種明媚的幸福嚮往。
逃離塵世的繁雜，為生活為生命為自己為靈魂尋找一個乾淨的天涯，演繹一
場安靜而多彩的人生。

就讓我們攜帶 世間的各般情愫，一個人去遊歷世界各國，看盡世界的百
般模樣與風情。

（《一個人私奔》，王迪詩著，現代出版社，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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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力
的
高
低
，
不
在
於
獲
得
金
錢
的
多
少
，
而
在
於
骨
子

裡
做
人
的
尊
嚴
。
現
實
中
，
看
慣
了
太
多
的
獻
媚
、
逢
迎
，
溜
鬚
拍

馬
；
甚
至
是
奴
顏
媚
骨
，
人
身
依
附
，
賣
身
投
靠⋯

⋯

而
老
趙
，
一
位
修
鞋
的
老
頭
，
在
我
眼
前
矗
立
起
一
個
大
寫
的

﹁
人
﹂
字
！
這
﹁
人
﹂
字
的
尊
嚴
是
底
層
百
姓
活
下
去
的
勇
氣
與
希

望
。
但
為
了
這
尊
嚴
，
他
們
可
能
活
得
很
慘
，
很
﹁
悲
催
﹂，
而
且

這
種
尊
嚴
也

很
脆
弱
，
因

為
它
畢
竟
沒

有
制
度
來
做

保
證
，
去
維

護
它
的
代
價

也
太
大
，
有

時
也
很
慘

烈
，
甚
至
要

付
出
生
命
。

什
麼
時

候
，
我
們
這

些
底
層
的
老

百
姓
用
不

刻
意
去
維
護

自
己
的
尊

嚴
，
尊
嚴
成

為
與
身
俱
來

的
東
西
，
這

個
社
會
就
真

正
自
由
了
、

平
等
了
！

■
蒲
繼
剛

底
層
人
的
尊
嚴

林阿P是《後九七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
究》中，時間上最後一位被書寫的詞
人。林阿P可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主流詞
人，然而，他與Nicole組成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成功借助網絡時代的便利，
不但為香港獨立音樂帶來生氣，在歌詞
創作上，更娓娓道來新生代對社會世道
沮喪無力的新一頁。

2007年，My little airport在《我們在炎
熱與抑鬱的夏天，無法停止抽煙》開始
創作富社會性的歌曲。2009年，《介乎
法國與旺角的詩意》被流行雜誌《JET》
選為年度五大華語唱片之一。收錄於大
碟中的〈失業抗爭歌〉、〈邊一個發明了
返工〉、〈社會主義青年〉、〈窮人賣屎
忽〉等社會性抗爭作品，憤怒叫喊之
餘，字裡行間的黑色幽默令人動容。最
近，My little airport發表第五張專輯《香
港是個大商場》，以今時今日危機四伏的
香港為概念，憂患而不失調侃地探討香
港這個「大商場」影響下，各式小人物
的生活點滴以至失業等城市問題。為文
之日，《香港是個大商場》剛奪得兩岸
三地合辦的「華語金曲獎」十佳專輯第
一名，My little airport也被譽為港島獨立
青年的代言人。

《香港是個大商場》一名源自系列紀
錄片《時代精神》（Zeitgeist），該片論及
世界金融經濟體系為全球帶來的負面影
響，近年香港亦因各種經濟「霸權」而
陷入民怨沸騰的局面。在My Little
Airport眼中，香港完完全全是經濟「霸
權」陰霾下消費至上的大商場。《香港
是個大商場》一碟便收錄了〈公司裁員
三百人〉、〈給金鐘地鐵車廂內的人〉、

〈我是為了兩千蚊才到這裡表演〉、〈搭
的士上班去〉、〈豬隻在城中逐一消
失〉、〈直至人類滅亡〉、〈MILAN〉等
歌曲。當然還有笑中有淚、淚中帶笑的

〈西西弗斯之歌〉。
〈西西弗斯之歌〉其實是一齣相當大

眾化的處境劇。當中講述賽馬會兼職熱

線員，如何在不違反工作規條下「作弄

客戶」，從中攫取枯燥無望生活中的丁點

快感。歌詞一開首便是青年熱線員的獨

白，道出具體工作狀況──「開閘前半

分鐘 總有好急 客人 落注 時候夾雜

粗口 聽到我一舊雲 但佢 愈係 我就愈

係斯文 我話：麻煩你重複一次 搞到夠鐘

開閘 佢 就問候我屋企人 佢鬧我正一懵

X 話要叫個經理出 問 我都好有禮貌咁

回應：先生，麻煩你等等 我既緊張又興

奮 同時又扮晒殷勤 個心情咁複雜 搏

鬥裡面 我開始搵到工作 快感⋯⋯」

〈西西弗斯之歌〉全以香港口語入
詞，寫出都市中一名小小熱線員，面對
一份毫無興趣的工作的微觀反抗。主人
公為了生計要從事重複又重複的刻板投
注服務，無聊中想到要戲弄急於下注的
客戶。方法是拖慢電話投注節奏，好等
客戶最終下注失敗，並且為了不落人口
實，不管客戶如何粗言穢語都要禮貌周
周。主人公認為這種「倒米」做法，就
是工作樂趣所在。關鍵是從歌曲的開
首，便可知道這是主人公的眾多兼職之
一，除了折射出都市討生活的不容易，
也遙指年青一代就業困難，只能從事一
些短期、零散、不穩定、無前景、低收
入的厭惡性工作。畫龍點睛的是，〈西
西弗斯之歌〉把這個具有普遍性的小職
員微觀反抗，歸結到西方神話中西西弗
斯的故事──

「希臘神話有一個故事，講述西西弗

斯受到諸神 懲罰，要 地獄不斷推一

塊巨石上山；上到山頂，巨石又會自動

碌返落山腳，佢每日都要重複呢種徒勞

無功 工作，直到永恆。⋯西西弗斯知

道自己改變唔到命運，佢唯一可以做

，就係繼續推－石頭。直到有一日，

佢發現佢可以蔑視自己 命運，甚至用

享受呢個過程 去否定諸神對佢 懲

罰，於是，佢感覺到自己係快樂 。」

西西弗斯是「無止境的勞動」的代名
詞。很不幸地，西西弗斯的處境卻是絕
大部分打工仔的寫照──無望的工作僅
夠餬口，日復一日無止境的重複令人窒
息，只能整蠱客戶、賣弄小聰明，甚至
嘲笑弱勢、犬儒嬉鬧度日。這一切一切
又恰恰是病態社會世道的徵兆。當社會
世道無法再給人信心、希望和願景，惟
一能夠令人坦然存活的，便只有「認真
你便輸了」的浮躁逃避的集體心理。因
此，林阿P〈西西弗斯之歌〉驟眼看去似
是淚中有笑，實則上卻是苦笑中的刻骨
悲鳴。很多朋友說，《香港是個大商場》
大碟讓他們震撼落淚。因為，《香港是
個大商場》原是一道時代傷口上的卡通
膠布；當中幽默與抗爭、哀號互相滲
透，妙趣橫生之餘自然不免痛徹心肺。

〈西西弗斯之歌〉
曲詞編：林阿p@My Little Airport

唱：nicole@My Little Airport

呢年 我有幾份兼職

其中 一份

係幫 馬迷落注

電話投注中心

裡面我識唔到朋友

返工食飯，都係一個人

我已經悶到抽筋但要維生

我諗到一個方法抗衡　　

開閘前半分鐘

總有好急 客人

落注 時候夾雜粗口

聽到我一舊雲

但佢 愈係

我就愈係斯文　

我話：「麻煩你重複一次」

搞到夠鐘開閘 佢 就問候我屋企人

佢鬧我正一懵X 

話要叫個經理出 問

我都好有禮貌咁回應：

「先生，麻煩你等等」

我既緊張又興奮

同時又扮晒殷勤　

呢個心情咁複雜 搏鬥裡面

我開始搵到工作 快感

希臘神話有一個故事，講述西西弗斯

受到諸神 懲罰，要 地獄不斷推一塊

巨石上山；上到山頂，巨石又會自動碌

返落山腳，佢每日都要重複呢種徒勞無

功 工作，直到永恆。後人有─一個講

法，話諸神並唔係用「推石頭」 懲罰

西西弗斯，而係用觀念，用「我永世都

要推石頭實在太慘」 呢個觀念。西西

弗斯知道自己改變唔到命運，佢唯一可

以做 就係繼續推─石頭。直到有一

日，佢發現佢可以蔑視自己 命運，甚

至用享受呢個過程 去否定諸神對佢

懲罰，於是，佢感覺到自己係快樂 。

西西弗斯之歌

■梁偉詩

——讀《一個人私奔》

■《一個人私奔》封面。

網上圖片

■乾隆喜歡排場，進獻之風興盛。 網上圖片

■
一
個
人
的
尊
嚴
，
不
在
於
地
位
、
權
力
的
高

低
，
不
在
於
獲
得
金
錢
的
多
少
，
而
在
於
骨
子

裡
做
人
的
尊
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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